
读 书 教 学 四 十 年

杨 振 宁

启 兼

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
、

教学

四十年的经历
。

我是 19 2 2 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

生的
。

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 旧的城市
。

我头

六年在合肥的生活
,

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

些情景
。

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
,

常常打

到合肥来
。

我们经常要
“

跑反
” ,

跑到乡下或医

院里去躲避
,

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
,

在那里

面比较保险
。

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
,

是
.

三岁那年在一次
“

跑反
”

后 回到
“

四古苍
”

家里
,

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
。

我出生的时候
,

父亲在安庆(j日名怀宁)一

家中学教数学
,

我的名字
.

杨振 宁的宁字
,

就是从

怀宁来的
。

我十个月的时候
,

父亲到美 国去读

书
。

他在美国住 了五年
,

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

学硕士与博士学位
。

那五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

合肥居住
。

我四岁的时候
,

母亲开始教我认方

块字
,

花 了一年多的时间
,

一共教了我三千个

字
。

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
,

估计不超过

那个数 目的两倍
。

那时我的家是一个大家庭
,

有好多堂兄弟

姐妹
,

从我五岁那年起
,

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

来教我们读书
,

我记得很清楚
,

念的头一本书是

《龙文鞭影》
,

我背得非常之熟
。

1 9 2 8 年我六岁

的时候
,

父亲从美国回来
,

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

他
。

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
,

因为父亲受聘做

厦门大学数学教授
。

我这次看见父亲
,

事实上

是等于看到字一个陌生的人
。

他间我念过书没

有? 我说念过了
。

念过什么书? 念过 《龙 文鞭

影》
,

叫我背
,

我就都背 出来了
。

父亲接着问我书

上讲的是什么意思
。

我完全不能解释
。

不过
,

我

记得他还是送 了我一支钢笔
,

是我从来没有见

过的东西
。

小 学 与 中 学

2 9 2 5 年至 19 2 9 年
,

我们住在厦 门
。

那一年

的生活
,

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
。

厦门大学

的校舍很漂亮
。

教授的住宅设备也很 现 代 化
,

有抽水茅坑
。

这对我是非常新鲜的
。

在厦门我

进了比较现代化的小学
。

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

中在一个小学念书
。

只有一位老师
,

姓汪
,

教

学很认真
。

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
。

不

过
,

我的手工不太成功
。

记得有一次我川泥做

了一只鸡
,

拿回家里给父亲母亲看
,

他们说 ;
“

做

得很好
,

是一只藕吧 ?
”

在厦门大学住 了一年以后
,

我们在 1 9 2 9 年

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
。

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

学系教授
,

我们在清华园里一 共住了八年
,

从

1 9 2 9 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
,

清华园的八年在我

回忆中是非常美丽
、

非常幸福的
。

那时中国社会

十分动荡
,

内忧外患
,

困难很多
,

但我们生活在

清华园的围墙里头
,

不大与外界接触
,

我在这样

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渡过了童年
。

在我的

记 忆里
,

清华园是很漂亮的
。

我跟我的小学同

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
,

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

经爬过
,

每一种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
。

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
。

校园的东

面从前是平绥铁路
,

为 了清华的扩大
,

平绥铁路

向东转了半个大圈
。

清华在五十年代
、

六十年

代初 以及文革以后
,

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

科技人才
。

1 9 3 3年到 1 9 3 7 年
,

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 了

四年中学
。

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
,

我们家从北

平搬回合肥
,

在合肥住 了几个月
,

我进了省立六

中
,

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
。

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
,

合肥人心惶惶
。

我

们一家经过很复杂 困难的途径
,

铸换过好几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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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工具
,

经过汉 口
、

香港
、

越南的海防到 了昆

明
。

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 了西南联合大学
,

我

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
。

在 1 9 3 8 年初到了昆明以后
,

我进了昆华中

学高中二年级
。

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

常之多
,

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

措施
:

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
,

可 以凭同等学历

报考大学
。

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 以后
,

以同等

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
,

考进 了西南联大
。

扎实的根基
:

西南联大

在西南联大
,

从 1 9 3 8 至 1 94 2 年
,

我念了四

年的书
。

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
,

下

雨的时候
,

叮哨之响不停
。

地面是泥土压成的
,

几年以后
,

满是泥坑
。

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
,

在常常要跑警报

的情况下
,

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 良好

的
。

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
。

大家知道
,

西

南联大是清华
、

北大
、

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

的
,

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
,

所 以名教授

很多
。

我记得很清楚
,

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

课
,

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
,

每一位教授只讲一

个到二个礼拜
。

一般来说
,

轮流教学法的效果

通常是很差的
,

会产生混乱的情况
。

不过因为

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
,

轮流教学法给了我

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
,

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

老师有朱自清先生
、

闻一多先生
、

罗常培先生
、

王力先生等很多人
。

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

学系
,

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
,

物理系那时

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
,

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

尧先生念 的
,

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

能物理研究所
,

已经八十多岁了
。

我的大二电

磁学是 跟吴有训先生念的
。

大二力学则是跟周

培源先生念的
。

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
、

中国科

学院副院长
,

也是八十岁 出头 了
。

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
,

我们

那时候所念的课
,

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
,

学生习

题做得很多
,

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

究院期间
,

我学 了很多东西
。

那时候一般所用

的教科书
,

是有名的老书
,

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

的风气不一样
。

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 的话
,

是用上几年
、

几十年的
。

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

好象汽车一样
,

二
、

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
。

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献

先生和 王竹溪先生
。

吴先生现在住在 台湾
,

在

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
。

他是在美国退休后

到台湾去的
。

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
,

是因为

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
。

我在一九四一

年的秋天去找他
,

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
,

给了

一本 Re
v iew s of M od

e r n Ph ys ie s (《现代物 理

评论》)
,

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
,

看看有什么
J

心得
。

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

关系
,

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
,

我父亲虽

不是念物理
,

却很了解群论
,

他给 了我狄克逊

(Dj
c ks o n )所写的一本小书

,

叫做《近代代数理

论》
。

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
。

这

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 口味
。

因为它很精简
,

没有

废话
,

在二十页之间就把群论中
“

表示理论
”

非

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
。

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

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
,

对我后来的工作有

决定性的影响
,

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
。

我对对

称原理发生兴趣
,

是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
。

王竹溪先生于 1 9 8 3 年一月底在北京逝世
,

终年 71 岁
,

是北京大学副校长
、

物理系教授
。

我

在 1 94 2 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
,

进了西南联大的

研究院
,

又念了两年
,

得到了硕士学位
。

为了写

硕士论文
,

我去找王竹溪先生
,

那时他是很年轻

的教授
,

刚从英国回来不久
,

在王先生指导 之

下
,

我写 了一篇论文
,

是关于统计力学的
。

这篇

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
。

以后四十年

间
,

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
—

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
,

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

向
。

科学研究与风格

1 9 4 4 年至 1 9 4 5 年之间
,

我在联大附中 教

了一年书
。

19 4 5 年的夏天
,

动身到美国去
。

那时

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
,

所以

我先乘飞机到加尔各答
,

在那里等 了三个月
,

等

到 T U
.

5
.

5
.

G en e r a l Ste w a r t 上的空位
。

这种

船叫 L ibe
r ty S b ip (自由船 )

,

每艘载几千个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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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、

印
、

缅地 区的美兵回国去
,

船上留一
、

二百个

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
。

我和一组清华留

美同学
,

一共二十几个人
,

一同坐上 了这样一艘

运兵船
。

船舱非常挤
,

睡的床共有四层
,

每层只

有两尺高
,

在床上不能坐起来
。

我们住在船最

底下的
“

统舱
” ,

里面有好几百人
,

周围都是美国

兵
,

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
,

以为可 以

赚一点钱
,

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
,

幸亏

我们没有人同意
。

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 整 天 说英语 的

人
,

我还清楚地记得
,

很多话我都听不懂
,

到了

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
,

到一九六几年美国讲
“

脏话
”

运动发生以后
,

我才懂得从前听见的是

些什么话
。

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
,

尤其是后来两年念

研究院的时候
,

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

究风格
。

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
、

费米

和狄拉克
。

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大物 理 学家
。

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
。

可是他们的风

格有一个共同点
,

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

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
,

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

单但深入的想法
,

用数学方式表示出来
。

他们的

文章是单刀直入
,

正中要害的
。

我 比较不能欣赏

海森堡的风格
,

海森堡也是二十世纪的一位大

物理学家
,

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
,

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弓「起我的共鸣的
。

一般念文史的人
,

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

也有
“

风格
” 。

大家知道
,

每一个画家
、

音乐家
、

作

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
。

也许有人会 以为科

学与文艺不 同
,

科学是研究事实的
。

事实就是事

实
,

什么叫做风格? 要讨论这一点
,

让我们拿物

理学来讲吧
:

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
,

这个

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
,

而各个物理学工作

者
,

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
,

有不

同的感受
。

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
,

所以每位

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

方法
,

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
。

1 9 4 5 年 n 月我到美国
,

在纽约上岸
。

花了

两天买 了西服
、

大衣 以后
,

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

伦比亚大学去找费米
。

费米不但在基本物理上

有重大的贡献
,

而且是主持制造世界上第一个

原子堆的人
。

因为这是战时工作
,

所以他的行

踪是保密的
。

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米
“

失

踪
”

了
。

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

学的教授
,

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

候上课
,

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
,

哥大

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一个叫做费米的人
。

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老师张文

裕教授
,

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研究所所长 ,

那时正在美国访问
。

张先生告诉我
,

费米打仗

期间曾在洛斯阿拉漠斯
,

那时候他 已经决定要

到芝加哥去当教授
。

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

研究生的道理
。

有血有肉的物理学
:

芝加哥大学

在芝加哥
,

我跟费米有很密切的关系
。

他在

教授普通的课以外
,

还开 了一门特别的课
,

讲授

特别选出来的题 目
,

我受他的影响很深
。

我接

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教授
,

大家知道
,

他后来

被称为
“

氢气弹之父
”。

泰勒的物理学有一个特

点
,

就是他有许多直觉 的见解
。

这些见解不一

定都是对的
,

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错的
。

不过没

有关系
,

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对的就行了
。

而且

他不怕自己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
,

这给了我很

深的印象
。

刚才我 向大家提过
,

我跟吴大献先生学了

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
,

学的方法
,

主体

是推演法
:

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
。

泰勒

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
,

他要从物理的现象

引导出数学的表示
。

换句话说
,

他着重的是归纳

法
。

我跟他接触多了后
,

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

方法的好处
,

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
。

从

这个方向出发
,

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
。

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二年半
,

得到了博士

学位
,

回想起来
,

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, 不仅是

一般书本上的知识
,

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
。

刚才 已经提到过方法了
:

归纳法
。

方向呢? 通过

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
,

我接触到一些最

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
。

我常常想
,

我是很幸运

的
。

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
,

学了推演

法
,

到 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
,

学 了归纳法
,

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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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
。

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

我以后 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
。

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
,

发现中国

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
。

有所谓
“

四大力学
” ,

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化

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艰深的理论课
。 “

四大力

学
”

是否重要呢 ? 当然是重要的
。

没有人否认
“

四大力学
”

是物理学的骨干
。

不过
,

物理学不

单是骨干
,

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骸俄
,

不

是活的
。

物理学需要有骨头
,

还需要有血
、

有

肉
。

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
。

我很高兴的是
,

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

制正在更改
。

我想
,

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
、

注重归纳法的课程
,

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
。

做实验的经验

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
,

已深

深感觉到
,

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
。

当时的愿望
,

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
,

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
。

我本来计划跟费米做实验
,

可是那时候我是一

个外国人
,

不能进到阿贡国立实验室
。

而那时费

米的实验室在阿贡
,

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
。

后

来费米介绍我到艾里逊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
。

当时
,

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四十万电

子伏的加速器
,

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
。

他有五
、

六个研究生跟他做
,

我是其中之一
。

在他的实

验室的十八至二十个月的经历
,

对于我后来的

工作有很好的影响
。

因为通过了这经历
,

我领

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
,

我知道了他

们的困难
,

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
,

他们考虑一

些什么事情
。

换言之
,

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
。

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
,

我发现到我动手是

不行的
,

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里有个笑话
,

说
“

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
” 。

在做了十八个月的工作以后
,

我的实验不

太成功
。

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
,

因为那个题

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 目
。

有一天
,

泰勒来找

我
,

他间
,

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?我说
,

对

了
。

他说
“

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
,

你 已写 了理论论文
,

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

毕业论文吧
。

我可以做你的导师
。 ”

我听 了这话

很失望
,

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

论文的
。

我说需要想一想
,

想 了两天
,

我决定接

受他的建议
。

作了这个决定以后
,

我如释重负
。

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
。

有

的朋友说
,

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
。

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

我在 1 9 4 9 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
,

在芝大

做了一年的教员
。

1 9 4 9 年春天
,

奥本海默到芝

加哥大学来演讲
。

他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学家
,

在

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
,

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

原子弹的工作
。

1 9 4 7 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

术研究所的所长
。

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济
。

他

来芝大演讲后
,

我去找泰勒及费米
,

说我希望到

该研究所去做研究
,

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
,

他们

都替我写了
。

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

去
。

然后
,

费米对我说
,

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

很好的地方
,

不过不宜久居
。

因为里面研究的方

向太理论化
,

容易变成形式主义
,

容易与实际的

物理问题脱离关系
, “

有点象中古的修道院
, ”

我

是非常佩服费米的
,

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

里
。

他说
,

我应该去一年
,

然后回到芝加哥来
。

194 9 年秋天
,

我到了普林斯顿
。

普林斯顿

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二十位教授
,

都是知名

学者
。

研究方向有数学
、

理论物理和历史
。

最有

名的学者
,

当然是爱因斯坦
。

大家公认历史上最

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就 是 牛 顿和 爱因 斯 坦
。

1 9 4 9 年爱因斯坦 已经退休了
,

不过每天仍然到

办公室去
。

我们年青人不大愿意去攀谈
,

因为

怕给他添麻烦
。

有一天
,

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

谈谈
,

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
,

是

关于统计力学的
。

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工作

有两个主要的传统
:

一个是电磁学
,

一个是统计

力学
,

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
。

他找

我去谈了不少时候
。

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

了许多德国字
,

我不懂德文
,

而我去看他的时候

又很紧张
,

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
,

别人问我爱

因斯坦跟我谈了些什么
,

我竟讲不清楚
。

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

活跃
,

主要是一群年青人经常讨论
,

经常辩论
,

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
。

刚才我 已讲过
,

费米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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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之后回到芝加哥去
,

我

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
。

19 5 0 年初奥本海默聘我

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
,

考虑了好久
,

我决定

留下
。

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
,

也不是忘

记了费米的话
,

而是因为那时我在 d at e ,

杜致

礼(即杨振宁的夫人 )那时在纽约念书
,

离普林

斯顿很近
,

所 以我就留下了
。

四十年代末
,

五十年代初
,

物理学发展了一

个新的领域
—

粒子物理学
。

我和我同时代的

物理工作者很幸运
,

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
。

这

个领域在五十年代
、

六十年代
、

七十年代乃至今

天
,

一直有长足的发展
,

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

的结构的基本认识
。

这一点
,

我自己觉得我很

幸运
: 一个年轻的人

,

在初出茅庐的时候
,

假如

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
,

那末他能够做

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
。

在普林斯顿的时候
,

有一天《生活》杂志要

访间我
,

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
。

就在我的办公

室里照相
,

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
,

我说搬掉再照
,

他说不要不要
,

就这样很好
,

结

果照 出来后
,

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

不是
。

跳 出象牙塔 ; 石溪纽约州大

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

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这两方面
。

很幸运

的是
,

多年来我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
。

其中

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
,

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和

吴大峻
。

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
,

吴大

峻是哈佛大学教授
。

还有一位米尔斯 (Mill s )
,

跟我肴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
,

但成果是很有意

义的
。

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
。

1 9 6 5 年初
,

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 电话
,

是

托尔(T ul l) 教授打来的
。

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
。

他说想来看我
。

我说很好
。

过两天他来了
,

告

诉我纽约州成立 了一所新的大学
,

叫做纽约州

立大学石溪分校
。

他 已经接受了校长 的位
’

子
,

即将就任
。

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
,

帮助他

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 的大学
。

考虑了几个星期后
,

我接受了他的邀请
,

于1 9 6 6

年夏天
,

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
。

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

究所
。

是一个最成功的
、

名符其实的象牙之塔
。

我在普林斯顿前后十七年
,

那是我一生之中研

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
。

那么
,

为什么要走出

象牙之塔 ? 这个问题
,

从那时候直到今天
,

常常

有朋友问我
。

他们问走出了象牙之塔是否后悔?

我的回答始终是
:
不后悔

,

世界不只有象牙之

塔
,

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
。

比如说建立石溪

分校
、

建立中文大学就是
。

这些事业的重要
,

跟

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
。

很难说哪个更重要
。

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
,

托尔校长

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
,

成立了理论物理

研究所
,

请我主持
。

很幸运的
,

在其后十七年里

头
,

直到今天
,

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

所来做教授二研究员或者学生
。

狄拉克教授在

1 9 6 7
、

1 9 6 9 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
。

他是

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

学家之一
。

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
。

他现在已八

十岁了
。

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
,

我特别

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
,

叫做李昭

辉
。

我最早认识他
,

是六 O 年前后他到普林斯

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
。

我发现

他有深入的
、

直觉的物理见解
,

是杰出的年青人

才
。

1 9 6 5 年底
,

他已经是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正

教授了
。

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
,

他很高兴地接

受了
。

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

项
。

他在石溪从 1 9 6 6 到 1 9 7 3 这七年中间
,

作

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
,

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

峰
。

1 97 3 年
,

费米实验室成立
,

请了他去做理论

物理部门的主任
,

不幸的是
,
1 9 7 7 年他在一次

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
,

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

的损失
。

访 问 中 国

1 9 7 1 年夏天
,

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

交关系开始有了一点解冻的迹象
。

我于七月间

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
,

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

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
。

为什么我急着要

去呢 ? 因为我看得出来
,

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

国际情势
,

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
。

·

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
,

我很怕这刚打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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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
。

而

我个人很想 回到我26 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

看 ;跟我的老师
、

朋友和亲戚们见面
。

在那 以前
,

我曾经跟我的父亲
、

母亲和弟妹在 日内瓦和香

港见过
,

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

到了
。

那年七月
,

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

证
,

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
。

在中国的期间
,

我去了上海
、

合肥
、

北京和大寨
。

中国的天翻地

筱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
,

个人情感上的感

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
。

在北京的时候
,

我很荣幸地会见 了周总理
。

他间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间题
,

我想我对于中

国
、

美国都有一些认识
,

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
。

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
,

我认识到我

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
。

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

间的了解和友谊
。

所以从那年以后
,

我差不多

每年都要到中国去访问
。

这些访间引导 出我与

中国好几个大学
、

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
,

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个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
。

回 顾

去年九月我六十岁了
。

古人叫耳顺之年
。

有

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
、

做研究工作
、

做教师

的经历
,

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
。

在绝大多

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

候
,

我却有很好的老师
、

很好的合作者
,

很好的

学生
。

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
。

很幸运的
,

我的读书经历大部分在中国
,

研究经

历大部分在美国
,

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

好的地方
。

又很幸运的
,

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

之塔内工作了十七年
,

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

作了十七年
。

回想一下
,

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
:

应该继续努力
。

〔编者按〕 本文为杨振 宁先生 19 83 年 3 月 2

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演讲稿
,

本刊转辑自《高能物理》。

〔上接第 2 9 页〕

王苦 : 其他事都不做
。

我每 天都要学 习 14 ~ 16

个小时
,

晚上二点开始睡觉
,

早上八点起床
,

不超过六

小时
。

编者 : 你不觉得艰苦?

王苦 : 我觉得很有劲
。

当然
,

读书嘛
,

总得剥层

皮
,

我想
,

做什么事都应尽力而为
,

要有所追求
,

要实实

在在地做些事
,

不应舒舒服服
、

太太平平地过日子
。

现

在
,

一般的大学生
,

实在太空闲了
。

编者 : 学那么多东西
,

你不做作业 ?

王苦: 一般不做
。

玛者 : 在中学里也这样?

王等: 也这样
。

·

编者 : 那老师要你交作业怎么办?

王苦 : 想办法不做
。

编者
:
不做作业

,

你怎么考得出呢 ?

王苦
:

我理解了
,

知识的整体结构和纵横之间的

联系
,

在头脑中清清楚楚
,

所以我做得出
。

编者 : 你对中学教育
,

从现在回过头去看
,

有什么

想法?

王苦
:

主要
,

我觉得应听其自然
,

对学生的约束再

少些
。

老师对学生
,

不应只求高分
。

分数和名次压在

学生头上
,

有抑郁感
,

也影响同学之间的友谊
。

我在中

学时
,

总成绩在班里只是第 7
、

8 甚至 9
、

10 名
,

但我不

计较
。

听课不满足
,

我就自己找书看
。

(编者插问 : 你

是否正因为对分数比较解脱
,

学习上紧紧抓住了主动
.

权
,

而且发扬了拚搏精神
,

所以⋯⋯ )
。

王普点头示意
。

再一个是中学里用统编教材
,

统得太多
。

其实各

人都不同
,

有的就觉得读书很痛苦
.

应该发展各人 的

潜力所在
。

比如我们高一时参加物理小组的三十多名

同学
,

最后能以科研为自己最终目标的
,

就只是五
、

六

个
。

有的将来经商
,

当经理
,

可能很有才能
。

总之
,

不

要强求一律
。

编者 : 你对老师
,

有什么想法?

·

王等 : 许多老师的为人和对工作的责任 感
,

给 我

的印象很深
,

我感激他们
,

老师培养学生
,

无非是如何

做人和如何做事业
。

另外
,

我觉得老师不应只着重 知

识的传授
,

知识总是会忘掉的
,

主要应引导学生
,

发展

其潜在的能力
。

编者 : 还有半年
,

你怎么安排 ?

王苦 : 好好提高英语和数学修养 ; 做好毕业论文
。

偏者 : 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?

王苦 : “

超晶格中电子波的密度
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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